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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無論到什麼地方去，總得帶著伊的樂隊同走；雖然這種習慣確有許多不便利，不經濟的地方，甚至會發生種種困難，但是

伊卻一概置不問！好在無論有什麼困難發生，自會有人去出力料理，絕對不致驚動伊自己的。我和慶善兩個人所擔任的各項雜務之

中，如果用筆記起來，就少不了這一條。我對於太后的這一班樂隊也有很熱烈的興趣，平日總是極注意地瞧著，聽著，倘有機會，

便常去和他們接近，因此我不但對於每個樂工的名姓和技能，都有很深切的認識，而且還能夠玩弄任何一種樂器，至少限度，可以

不致錯誤，當然也不敢說怎樣精工。　　這一班樂隊所用的樂器裡面，有幾種確然是很古的了。而它們的大部分都各有一節十分動

聽，而並不怎樣可靠的歷史。

　　凡能使用這種樂器的人，大概都可以知道。說到這裡，我又不得不稱頌皇太后的知識的淵博了，普通人也許會誤認伊是一個見

聞非常狹窄的老婦人，因為伊是很難得到外面去的；然而事實恰好相反，伊所知道的，實在不比常人少。就像關於那些古樂器的來

源和傳說，便是伊所告訴我的。

　　即使在伊的寢宮裡，或內廷的其他部分，伊總是不讓那些樂工輕易遠離的；伊曾經把他們帶到熱河去，這一次又把他們帶到奉

天去。

　　只要太后偶然轉一個念頭，忽而想聽一回音樂，這些樂工就得立即吹吹打打的演奏起來。這還是屬於臨時發動的。平時又有幾

次刻板文章似的固定演奏。譬如象太后在宮禁以內，乘著鸞輿往各處行動，無論怎樣的頻繁，可是當伊每一次上轎的時候，這班樂

隊都得在旁吹打著，待伊發出了起駕的命令，那鸞輿開始行動了，這樂聲才得停止。樂聲一停，這些樂工又得馬上把他們的樂器收

拾起來，－－卻不准乒乒乓乓的發出大的聲響－－急急忙忙地打另外一條路上抄到前面去，先在太后所要到的目的地上候著，待伊

一到，便又吹打起來，作為迎接的意思。這些人因為怕誤事起見，往往趕得非常的迅捷，可是太后的鸞輿在路上行動時的速率，總

和龜步一樣的慢，所以從來也沒有趕不上過去時，而這種情形，看起來便格外的象尋常人家所舉行的葬儀一樣了！

　　這班樂隊一起共有十二人，當然，他們也都是太監。他們照例各戴著一頂緯帽，可是他們的緯帽卻比那些抬鸞輿的太監們所戴

的多出一條紅纓，各人的服式是十九相同的。他們都有一件馬甲，顏色是桃紅的，不過上面並無什麼花樣扎繡著。他們的長袍是紫

紅色的，看去真是異常的鮮豔。他們相沿下來，每一個都有一個助手，這倒並不是無意識的擺闊主義，實在因為他們是太忙了，倘

沒有一個助手相幫，他們自己的確是照顧不週的。

　　舉一個例子：譬如太后忽然要從火車上走下來改乘鸞輿，這時候旁邊的人就得一齊跪下去，除掉光緒皇帝總是跪得和太后最近

之外，其餘的人便依著職位的高下，或近或遠地跪著。

　　當然這些樂工也不能例外，不過他們只要恭恭敬敬的磕過一個頭之後，便得立即爬起來，開始奏他們的歡送曲。就這樣一個簡

單的動作，他們已經緊張得夠了！當他們跪下去磕頭的時候，不用說曳須把他們的樂器放下來的，可是身子一站起，就得取來應用

了。

　　在不用的時候，他們的樂器都是掛在一個特製的木架上的，這個木架的構造很是簡單，彷彿象一個門框一樣，兩面兩根木條，

每根約有五英心高，上面用一根橫木連接著，中間宇外又釘著一條橫木。在這上下兩根橫木上，各釘著幾隻鉤子，大約是下面三

隻，下面四隻，他們的樂器，便分別掛在這些鉤子上；不過樂器的件數往往比鉤子多，卻不愁掛不下，因為有幾件是時常需用的，

事實上只能帶在手裡，不能掛在鉤子上。中國人對於凡百事物所占用的地位，總是算得很經濟的：樂器不用，可以並排著掛在許多

鉤子了，這種辦法，恐怕在別國的樂隊中是絕對見不到的！

　　他們吹吹打打的把太后送上鸞輿，或火車，或其他代步的東西上去之後－－總之，只要是太后離開了他們正在奏樂的所在，而

開始往別處行去的時候，他們就得收拾好一切樂器，搶先趕到終點地上去候著，再把方才歡送時候所演奏的樂曲來歡迎伊。這樣一

番滑稽的做作，也有一個專用的名詞，喚做「接駕」。

　　我對於這些樂器都是極愛玩弄的。尤其使我感覺到相當的興味的，便是它們各個的歷史。所以在本書這一章裡面，我特地把它

們逐件的說明，象上面一章裡所講的「八寶」一樣。同時，我還有一種很切實的認識，深信這些古樂器中確有幾件是目下在世界各

地流行著的新式樂器的始祖，正和人類是從猿進化下來的一般無二。

　　這些樂器中就有「磬」在內，或者是用銅鑼。「磬」也是「八寶」之一，它的式樣，已於上一章中講過了。真的樂器和黃緞上

所繡著的花樣是完全相同的，我們可以無須再行複述。

　　這一種樂器的用處是調和節奏，使全隊的樂聲忽徐忽疾，不致有呆滯之弊。本來，在那時候所奏的樂曲，都是很奇特的；似乎

並沒有一定的拍子，現在的人聽了，也許不會再感到什麼興趣。但是它們所發出來的莊嚴肅穆的音節，從你的聽覺上辨別起來，果

然是很單調的，很不悅耳的，而在你的心靈上，卻必有一種異樣的感覺發生。這便是中國古樂的特點。

　　至於那銅鑼的聲音是更單純了，然而也很柔和，富於詩意，而且是同樣也有刺激你的神經的作用。因為他們捶這銅鑼的時候，

手腕用的力量很輕，不讓它有刺耳的大聲發出來，聽去只像一陣秋風，在綠葉落盡的林子裡吹過一樣。

　　還有種樂器的名字喚做番鼓（別名「干預」）。它是一個很古怪的圓鼓，直徑大約是十二英寸，它的面上是用白色的豬皮包

的，中部微微凸起，在凸起著的一部分的底下是空的，大約直徑有三英寸，也是用豬皮包著。這一方豬皮覆著鼓的全部，一直到邊

上，才用無數小釘把它釘住，這種鐵釘的頭是特別的大，象現在的螺絲釘差不多，那時候叫做「圓頭釘」。這個鼓上另有一條象女

人穿的裙子似的鼓衣縛著；這一條鼓衣可就富麗了，它的本質是黃色的貢緞，上面用各種鮮豔的絲線繡著許多的花紋，繡工都是十

二分的精緻。每種花樣代表一種樂器，所以這一條鼓衣上，差不多已把中國樂器中歷來所沿用的各種樂器，完全扎繡出來了。真是

怪有趣味的！

　　在尋常的中國樂隊裡面，打這番鼓的人都用一根帶子係著鼓的兩邊，套在自己的頭頸裡，恰好使那鼓平掛在他的腹部上，一路

敲打打著。可是皇太后的樂隊中的鼓手，便無須如此費力了，他把這個番鼓掛在他的助手的背上，他自己就站在後面，用兩根不很

粗的鼓錘，一下一下的打著。這種番鼓所發出來的聲音，簡直是比銅鑼更單調。我們倘用一枝竹筷在桌子上敲打，就會發出同樣的

聲音來。還有啄木鳥在林子裡工作的時候，也有這種相類的響聲。番鼓的聲音雖是這樣的單調不悅耳，可是它在整個樂隊裡面，卻

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和磬或銅鑼一般的用以調整節奏的。

　　我覺得「九音鑼」在這些樂器裡頭，可算是最有趣味的一種了！它所發出來的聲音，全是中國歌譜中實在應用的音階。

　　它的構造也並不複雜，本身只是一個木架子而已。這個木架子的式樣和我前面所講的用以安放各種樂器的那個大架子大略相

同，－－大架子高約五英尺，闊約八英尺，底下的兩個木腳，都是很沉重的，又是展開得很闊的，所以無論上面掛多少樂器，也不

至有頭重腳輕的現象，就是遇到有風的時候，也不會馬它吹倒的。－－可是這個九音鑼的架子，卻只有十八英寸高，三英寸闊。它

一共有三根橫檔，順次釘著，距離完全相等。每一根橫檔上，各有三面小小的銅鑼懸掛著；而在最上的一根黃檔的背後，另有一個

鉤子，這就是用以掛在那個大架子上去的。

　　九音鑼的名稱的由來便是因為它那九面小銅鑼所發出來的聲音是各個不同的；而我之所以特別贊美它的緣故，乃是因為它的音

韻非常的甜潤，且又特別的動聽。演奏的時候是用一根很細的木棒輕輕地叩著，這木棒的頭上，有一顆硬木製的圓球，象算盤子一

樣大小，卻因它的木質極硬，所以發出來的聲音便格外的清越。



　　九音鑼所發的九種不同的聲音便是中國古代樂譜中實在應用的九個音階，正和現在所用的無異。它們是工。四。

　　上。尺。五。一。六。萬。合。九個字。究竟這九個字是怎樣會選入樂譜中來的？它們所含蓄的意義又是什麼？那可不是我所

答覆的了；除我之外，也許有大多數人是回答不出來的；原因是由來已久，大家只知學著老調唱，誰也不耐煩再去尋根究底了。

　　其次是笙。笙在中國樂器中好算是最古，又最奇特的一種。

　　它的形狀象一個佛手，一起有二十四根細竹管，每根的長度是各不相同的，但是這邊都有小孔開著。人在下面一個象車柄似的

東西上吹著，同時又用手指把這些小孔一撳一放，便和九音鑼一般也有各各不同的聲音發出來，而這些聲音也都是和上面所說的九

個音階相符合的。不過因為所用的竹管太細，聲音總不能十分高，而吹的人倒是非常的費力。中國人對於笙有一個特殊的認識，大

家都把笙看做是一種促成肺病的東西，甚至有人說把用得年代稍久的笙劈開來，裡面往往可以發現血水；這個我雖不曾目擊過，但

是在宮裡的確曾經有過一個太監，因為吹笙吹得太吃力，便害了很厲害的咳嗽玻以下是琵琶，古琴，喇叭，湯鑼，笛，簫，鐃鈸，

等。（譯者按。這些樂器普通的人大概都知道，作者的原文是專給西人看的，所以講得很詳細，我們這裡，便無須直譯出來了，故

一概從略。）皇太后的樂工都是有助手帶著的，上面已經說過了可是這些助手的音樂知識，實在並不輸於他們的正手；因為當奏樂

的時候，他們的正手所用樂器是時常要更換的，而且更換得非常的快，往往並不知照他們的助手，要用什麼樂器，全讓這些助手自

己辨別，把該用的遞給他們，這當然不是外行所能擔任的了。何況他們一面傳遞某種應用的樂器，一面又得把不用的樂器掛到那個

大架子上去，手續更是十二分的麻煩呢！

　　整個的講起來，皇太后的這一班樂隊所奏的樂聲，真說是很神秘的。當這些樂工在演奏的時候，每個人都板著臉，絲毫沒有表

情，象裝著機械的木頭人一樣，我想他們無論怎樣吹打，自己總是絕無感覺的。

　　但是在皇太后的眼光裡看起來，除了他們之外，世界上再也找不出這樣偉大的音樂家來了。

　　如果以外觀而論，這一班樂隊實在可以算得是很美麗的了！不但這些樂工的服色是那樣的鮮豔，就是在這些樂器上，連那個大

架子一起在內，也各有幾條光澤鮮明的黃色的彩須係著，飄飄揚揚地好不奪目。

　　無論這一班樂隊的技藝是好是歹，總之，他們的差使確是很苦的因為只要太后高興的話，隨時隨地都要教他們立即演奏的。從

北京到奉天去的路上，每逢火車停一次，他們就要齊齊整整地爬下車來，站在太后那一輛車子的窗年，照例吹打一陣。

　　我記得有好幾次在太后的寢宮裡，還有好幾次在園裡的戲廳上，太后自己闔著眼，很舒服地靠在龍椅上，而教這一班樂隊不停

地在旁邊演奏，常達數小時之久；伊的神氣真象睡著的一樣，但是倘若這一班樂隊在未奉伊的命令以前，擅自將樂聲停止，伊就會

立刻驚覺過來，責問他們休得偷懶。這些樂工當然是害怕極了，因為只要伊把頭輕輕點一點，他們的腦袋就會馬上掉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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